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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抒情变奏曲》由作曲家刘长远创作于

2003 年，同年 12 月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首演。此后又多次在国内

外公演，好评如潮。曾荣获由文化部主办的第九届全国音乐作品比赛

二等奖。

《抒情变奏曲》的第一个特点在于它的抒情性。即不同于某些

以展示乐队演奏技术或作曲家变奏技术为主的乐曲，而是立足于表

现我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将民众生活的喜、怒、哀、乐表现

得淋漓尽致。所以从内容来看，这部变奏曲就容易使听众感到亲切。

民族管弦乐发展进程中的
又一次变奏

——刘长远民族管弦乐《抒情变奏曲》评析

闫晓宇

　　注：作者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博士研究生。

217-292.indd   225 2013-1-6   16:49:02



226

乐曲的第二个特点是，作曲家注意到了在充分发挥我国民族乐队特点

的基础上，谨慎地使用了一些现代作曲技术，并赋予了它一些新的音

乐风貌。按照作曲家自己的说法就是 ：“在创作中，在追求与众不同、

脱俗的前提下，更要注重音乐的可听性，避免纯作曲技术的写法，力

争做到雅俗共赏。”由于心中有了必须顾及听众范围和要能表现情感

的观念，所以作品也不负有心人。在 2005 年 5 月北京国际现代音乐

节再次公演时，它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厅，作为当晚音乐会的大轴

曲目，又一次获得现场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

该变奏曲包括一个主题及其十五个变奏，分别划归三个乐章。这

种构思比较新颖。而三个乐章的整体布局，一方面蕴含着中国民间吹

打乐中“稳、俏、闹”的传统审美取向，另一方面又结合了西方传统交

响音乐创作中，常用的三乐章套曲形式，它们的总体调布局则呈“主—

属—主（a 小调－ e 小调－ a 小调）”状况。

让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变奏曲的主题。该主题的原型为歌谣体。

例 1.（乐谱下方的数字为乐节内的拍数）

 

该旋律既具有中国五声性风格，又含七声音列：其第一乐节（第

1 ～ 4 拍），只有“la、do、re、mi”四个音，为纯粹的 a 羽调式。但自第

二乐节（第 5 ～ 9 拍）即出现了偏音“si”，第三乐节（第 10～15 拍）又

出现了偏音“fa”，第四个乐节（第 16～20 拍）则涵盖了“fa”与“si”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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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偏音……所以到主题完成时，该旋律已形成一条以“a”为中心音的

七声音列。它的第二个特点是，主题的节奏节拍蕴含比较丰富：虽按

四四拍记谱，但从旋律逆分的节奏重音和乐节划分来看，实际又是 4

＋ 5 ＋（3 ＋ 3）＋ 5 的自由节拍组合。且前短后长的逆分节奏具有感

慨万分的叙事性语气特点。以上旋律音列特点和节奏节拍特点，作为

变奏的资源，在后来的十五个变奏中，都获得了渐进式和多方位的发

展与变奏性的展示。

第一乐章：缓慢地（ ＝ 36），四四拍，以优美的旋律表达了思念、

哀伤等情感。音乐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变奏的目的主要在于深化

主题印象，所以变奏手法简单凝练，形象集中统一，是典型的抒情

乐章，以强调个人内心独白为主。其结构包括主题和前三个变奏。见

下面第一乐章结构图 ：

 

第一乐章音乐从整体上看，尚处于强调呈示性陈述的部位，所以

变奏幅度不大，速度由慢渐快，在第三变奏中达到小高潮，然后在小

结尾中又返回原速。乐曲一开始即引人入胜，这是因为作曲家让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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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胡、大胡和低音大胡等拉弦乐组，以极弱的力度演奏“音块”这种现

代技术，使乐器发出一种略感神秘的沙沙声，因此很快地就抓住了听

众的注意力。在此背景下，管子用从容的独奏，首次陈述主题，营造出

哀怨、苍凉的气氛。此后的变奏也主要是展示了主题优美细腻情感的

一方面——表达着思念、幻想、爱和稍许哀伤之类的情感。由于第一

乐章开篇即展示了民族乐队和现代音色的魅力，且手法简单凝练，形

象集中统一，巩固和深化了听众对主题的印象，所以它也为后面几个

乐章的突破性发展、变奏打下了牢固基础。

第二乐章：活泼而有弹性地（ ＝ 180），四七拍，节拍速度变化，

以活泼、欣喜、欢快为主色调，与第一乐章形成鲜明对比。结构布局接

近于复二部曲式。见下面第二乐章结构图：

第二乐章以轻快的谐谑风为基础，横跨第四至第七变奏。该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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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了主题由于速度、节奏和体裁风格变奏而带来的器乐表现新

范围。音乐以活泼、欣喜、欢快的色调为主，与第一乐章形成鲜明对比。

通过第二乐章开始的变奏四，我们最容易感受到它与第一乐章的性格

气质对比以及它与前面乐章的继承、变奏关系。

例 2.

 

从上例我们可以看出，音乐的调性转换到了e 羽。在这闪烁不定

的旋律中，我们虽然能够找到原主题的影子（即谱例中画圈的音），但

由于在这段旋律记谱为四七拍的音乐中，我们还隐约感觉到 ＋ 的

节奏律动。所有这些节奏节拍的变化，都传递着令人耳目一新的音乐

信息。音乐以梆笛和排鼓起始，音色明亮、节奏活泼、俏丽，它与第一乐

章管子独奏的悲凉、哀怨的旋律形成了明显的戏剧性反差。它由梆笛

和曲笛分别以八度的形式演奏后，又有新笛在这段旋律的下四度上，

以调式调性平行的手法演奏了一遍，民族韵味非常强烈。

第三乐章：热烈而奔放地（ ＝142），四四拍。表情相对更为丰厚，它

以激昂、奋起和抒情为主，中间还穿插了幽默、风趣的音乐作对比，并

巧妙地将现代作曲技术与汉族和西北、西南少数民族歌舞的丰富节奏

因素融合在一起。整体结构近似于复三部曲式。见下面第三乐章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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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乐章是热烈的终曲。其中包括从变奏八到变奏十五。音乐表

情更为丰厚，以慷慨激昂和乐观向上的情绪为主，间以幽默、风趣等

多种趣味和形象的交替，所以音乐表情与风格的综合性较强。其中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作曲家巧妙地将现代作曲技术与汉族和西北、西南

少数民族歌舞丰富的旋律和节奏因素融合在一起（如其中的变奏九和

变奏十的主题旋律即明显带有我国西北、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特点），

所以该乐章的音乐，从音列、节奏、体裁、配器、情绪等方面均发生了

更大的变化。特别是七声音阶的旋律和多变的节奏，致使这个乐章的

变奏，除调式调性返回到了主调 a 羽或保留了一些原始主题的特性音

程关系外，已很难找到原始主题的影子。

以下我们重点观察处于该乐章起始部分的第八变奏（见例 3）：

例 3.

 

217-292.indd   230 2013-1-6   16:49:06



231

首先，我们注意到作曲家在这里运用了乐队的全奏，并要求所有

的弹拨乐器都尽可能不分声部地演奏。这种被同音反复和连续切分节

奏强化了的乐队全奏，在音响上造成的强大音势，突出了喜庆、欢腾的

热烈气氛。其次，该主题变奏由于采用了含半音的七声音阶，使乐曲一

下具有了维吾尔族歌舞音乐的风格特点。但如果你想观察它与原始主

题的关系，则其中与原主题相关的大二度、小三度音程等，还依稀可见。

此外，在第三乐章的再现部里，由于这个主题的变奏采用了八五拍和

八四拍的相互交替，使乐曲显得更为热烈、欢快（见第十四变奏）。

第三乐章的变奏十一，好像是作曲家“临时插入”的一个段落。它

在该乐章虽然不居主要地位，但其诙谐幽默却颇具我国湖南地方音乐

特色，且有某种“画龙点睛”的艺术功效，在现场演出时，非常吸引观众。

这是由于该变奏段落的旋律在保留原始主题二度、三度的同时，巧妙

地使用了增四度、增二度音程，而仅仅是这几个音的变动，即立刻改变

了旋律的原有风貌，凸出其新的、湖南民间音乐韵味。 

例 4.

 

变奏十一的精彩不仅表现在融合了地方特色的旋律上，而且还突

出表现在配器方面：上述旋律在变奏十一中总共出现过两次，首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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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扬琴、柳琴、琵琶、中阮和大阮演奏主旋律，大胡和低音革胡以拨弦

方式伴奏。这不仅给我国民族管弦乐队特有的“弹拨乐组”以相对独

立的表现机会，而且，用弹拨乐器的齐奏表述这段旋律，也最适合于

这段旋律的幽默语态，尤其是第四小节二分音符 升 G（见例 4）的震音，

演奏效果极为突出，形象极为鲜明。该旋律的第二次出现采用了复调

织体——旋律首先是柳琴、琵琶和二胡声部出现在上方纯五度，相差

两拍之后，又由扬琴声部在该主题的原音高位置进行卡农式的模仿 ；

而中阮、大阮则和大胡、低音大胡一起变成了伴奏乐器。除此之外，该

乐章在配器当中还加入了定音鼓和排鼓等，使乐队音响效果更为丰满。

当变奏十三的后半部分此主题再次出现时，配器又改作了乐队全奏，

将乐曲推向了更为热烈的高潮。

有效地使用各种打击乐器，特别是令人振奋的锣鼓，在中国音

乐中具有格外重要的表情意义。它与“变奏”的结合，不仅丰富了乐

队的音色，而且还成为乐曲结构划分的重要依据。如该作在第二乐

章和第三乐章内插入的“鼓段”，作曲家将多件中西打击乐器都纳入

了自己的乐队，如定音鼓、排鼓、大鼓、邦戈鼓、木鱼和管钟等，使

民族管弦乐队获得了更多样化的音响和音色。而且其节奏组合也非

常独特。以第三乐章的锣鼓插段为例，它首先在定音鼓声部设立一

个不断重复的节奏型，紧接着其他声部的打击乐器以卡农形式模仿，

构成不同的节奏对位。这两处“鼓段”的插入，使这部以抒情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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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奏曲又多了一重“潮起潮落”的展开性动力，并且可以最有效

地表现一种乐观、向上和振奋人心的民族精神。

作为一部大型变奏套曲，整部作品无论是从微观还是到宏观，均

体现出“变奏曲”这一特定体裁“由简到繁”的创作技术原则。首先，

从“曲式结构”看，第一乐章是简单的反复性变奏；第二乐章则出现几

个变奏的复二部曲式组合；第三乐章则进一步将几个变奏发展为复三

部曲式的组合，这是一种“由简致繁”。从“体裁”看，由第一乐章单一

的“歌谣体”发展到第二乐章的“谐谑”、“舞曲”风格，直至末乐章以

庆典为主的多种体裁变换，又是一种“由简到繁”。从“速度”和“节奏”

看，以第一乐章的行板，逐步发展为末乐章的快板，以第一乐章原生态

民歌节奏为主的松散、自由状态，逐步发展为各种跳跃而多变的混合

或复合性节奏节拍，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由简致繁”。该变奏曲的“旋

律”构成，从最初以汉族五声性调式“音列”为基础的形态，一直发展

变化为足以表现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风情的七声调式或含变化音

的多种调式“音列”，当然更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由简致繁”。此外还

有 “乐队音色”的“由简致繁”、“多声音响技术”的“由简致繁”……

最终，它们都共同服务于作品“抒情”这一特定内容的变奏设置，表现

了从单纯的个人内心独白到强调全国各民族的和谐统一和向往幸福未

来的美好心愿，同时也展示了作曲家对变奏作品的逻辑性整体把握。

作曲家在创作中，对致力于追求民族管弦乐队的交响性方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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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考虑到该曲是分乐章的、由简到繁的

整体变奏演进布局等形式特点，特别又考虑到它所表现内容的广度和

深度，也可以将它归纳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交响练习曲体裁范畴。作曲家

能将一个基本主题的不同速度、不同体裁变奏有层次地展示在同一部

作品中，并且把我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音乐元素都成功地融合进来，

加以综合运用，从而多样化地展示了我国人民的生活风貌，也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作曲家较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和多方面的民族音乐修养。

从 1991 年开始，作曲家刘长远就先后在国内外比赛中多次获奖。

《吟——为十一件中国民族乐器及打击乐而作》，在 1991 年全国民乐

作品征集比赛中获三等奖；钢琴三重奏在 1992 年莫斯科国际室内乐

作品比赛中获二等奖；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诗篇》在首届“金钟奖”作

品比赛中获铜奖；木管五重奏与钢琴在 2001 年台湾国际室内乐作品

比赛中获三等奖。第三交响乐曲《生命》在第十届全国音乐作品比赛

中荣获优秀作品奖。他所关注并参与的民族管弦乐队的曲目，从传统

合奏到多声性写作技术的出现，在我国也已经历过了几十年的变奏历

程。所以我理解，在《抒情变奏曲》中，作曲家所尝试的将民族音乐风

格与 20 世纪作曲技法进行有机的结合，也可以被看作是民族乐队发

展进程中的又一次变奏。而比较好地找准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并且

在民族管弦乐的继承与出新、普及与提高中寻找对自己的位置，则是

刘长远获得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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